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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步，以最笨拙的方式致敬丝绸之路
法国退休记者贝尔纳 ·奥利维耶的这

套书，被人民文学出版社收入了“远行译

丛”。迄今为止已经出版了60多种的“远

行译丛”，以无远弗届地丈量地球的写作

态度，吸引着关心无穷远方的读者。

读过多本“远行译丛”后，我多少了解

一些丛书作者们的行文方式，故而拿到四

卷本“徒步丝绸之路”后，竟然视而不见

“丝绸之路”前的“徒步”一词；抑或是因为

潜意识里不肯相信一个年逾花甲的法国

人能徒步走完总共15000公里的丝绸之

路。然而，被奥利维耶详尽记录在书里的

迈出的每一步、路过的每一个村庄、遇见

的每一个人，以及被突如其来的暴风骤雨

吹得站不稳脚跟、浇成落汤鸡的每一次狼

狈经历，都在告诉我们，丝绸之路前的“徒

步”二字，诚不我欺。只是，跟随奥利维耶

的记录从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出发，“穿

越安纳托利亚”，“奔赴撒马尔罕”，又在

“大草原上的风”的劲吹下抵达西安……

这一路，始终有一个疑问盘旋在我的脑

海：通往丝绸之路的大道小路有多少条，

就有多少本关于丝绸之路的书籍；珠玉在

前，奥利维耶何来的底气要为丝绸之路再

添这一套书？

他的底气是，从没有人像他这样，硬

是凭借一双天生的平足，将远古商旅在

本没有路的威尼斯、古代拜占庭以及中

国之间走出的那条丝绸之路，复刻了一

遍。奥利维耶选择了以最笨拙的徒步方

式来致敬丝绸之路，致敬人类诸多文明

中的这一种。

新疆喀什：秉承着丝绸
之路的贸易灵魂

《丝绸之路，二十二个世纪的历史：从

亚洲的沙漠到西方世界的海岸》《丝绸之

路：诸神、战士和商人》《马可 ·波罗与丝绸

之路》……这些被奥利维耶置于床头的与

丝绸之路相关的书籍，绝大多数是作者们

从故纸堆里爬梳出可信的史料后撰写而

成。他们将历史还原得越真实，奥利维耶

就越相信，那些乘坐现代化交通工具在丝

绸之路上浮光掠影的旅游者，一路飞驰而

过时一定会遗漏不少与丝绸之路密切相

关的古迹。他不想漏看丝绸之路上的每

一道风景，于是选择了徒步。

徒步，就能将他读过的那些书所记载

的风物尽收眼底吗？事实是，从离开伊斯

坦布尔那天起，奥利维耶就发现，应该广

布在丝绸之路上的驿站，绝大多数已经难

觅踪迹。“走了46公里，到达奥斯曼吉克，

我徒劳地寻找我忠实的塔维尼耶所描写

的那‘两个最为便利的驿站’。四个世纪

前他参观过的那座十五孔古老石桥还在，

但已禁止通行。为了让它看上去漂亮点，

人们在桥身上下涂抹了水泥。我替这些

可怜的石头难过，它们在这个灰暗的水泥

石棺里会觉得时光漫长。”

虽已年过花甲，奥利维耶却依然天真，

他以为丝绸之路只是在土耳其境内沉寂

了，可走过伊朗、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

坦、吉尔吉斯斯坦……奥利维耶不得不接

受一个事实，那便是丝绸之路不仅几乎消

失在了路上，也几乎被沿途的居留者忘却：

“我从边境线那边过来，我从土耳其
的多乌巴亚泽特出发已经有15天，我要去
撒马尔罕。”

他们看着我，一脸疑惑。我解释：
“撒马尔罕，在乌兹别克斯坦。”
他们并没有反应过来……
直到进入中国新疆的喀什，才出现转机。

喀什，奥利维耶开启徒步丝绸之路之

前就曾到过，再度来到喀什，那里的沸腾

和喧嚣立刻让这位法国退休记者对遥远

的丝绸之路有了身临其境的感受：“如果

说沙漠商队的甘露渐渐枯竭，喀什却从未

失去它的贸易灵魂。周日集市是我迄今

为止在丝绸之路上所经历的最精彩的活

动之一……这场面是如此的奇特，如此的

五彩缤纷……任何照片都无法捕捉到商

业的狂热、人群的蜂拥而至，色彩、声音和

气味的旋风，渐渐膨胀并将你席卷。不被

卷入这股浪潮中是不可想象的，它扫向

你、推着你、拖着你、举着你，你发现自己

也是这大杂烩的一部分，不管你是否愿

意。”——唯有亲身经历，才能实录下这般

活色生香的喀什。喀什没有失去丝绸之

路的贸易灵魂，为丝绸之路能在世界历史

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坚守着初心。

在徒步中体验丝绸之
路缘何能成为商旅热线

虽然已难觅丝绸之路的遗迹，但是，

徒步路上与那么多不同国家、不同民族、

不同信仰的居民或路人的一面之缘、一顿

饭之缘以及一夜寄宿之缘，让奥利维耶找

到了漫长的、从亚洲沙漠到欧洲海洋的丝

绸之路，能在那个只能手提肩扛骆驼帮忙

的年代得以贯通的理由。

“我一直记得在土库曼斯坦的最初几

天，那些对我打开家门、邀我上桌的人，他

们对我这样过路的外国人就像对待一个

老朋友。我想到了图旺，集体农庄的高大

拖拉机手，他干枯的布满皱纹的脸就像他

在院子里种的在太阳下晒干瘪的杏子。

他往我包里塞满杏子……”

贸易需求，当然促成了从无到有的丝

绸之路。可是，没有沿途人民的乐善好

施，世上还会有丝绸之路吗？令人欣慰的

是，随着时光的流逝、生态的变化和交通

工具的不断升级换代，历史书里的丝绸之

路虽已不再，但那里的人民依然善良、好

客、慷慨。

2000年5月，奥利维耶从土耳其的埃

尔祖鲁姆（1999年的终点）出发，开始奔

赴撒马尔罕。中途抵达德黑兰时，考虑

到再背一个徒步者的标配双肩包于酷暑

中穿越沙漠，可能会因为背部极不透气

而导致身体出现状况，于是他自己动手

制作了一辆小拉车。这辆由一辆车架坏

了的儿童自行车改装的、被制造者称之

为“四不像”的小拉车，承载了徒步者必

须的装备。尝到了小拉车的甜头后，由

撒马尔罕到西安的旅程开启前，第三次

出发的奥利维耶请朋友替他把躺在阁楼

上的旧高尔夫球车改装成可折叠的小拉

车，取名“尤利西斯”。

无论是“四不像”还是“尤利西斯”，都

无法像它们的主人那样经受住漫漫长途

的颠簸，轮胎漏气、手柄断裂、车架散落等

将小拉车由“帮手”变成“负担”的事故频

频发生，幸亏一路上，它们的主人不断遇

到热情的修车好手：在伊朗，一群年轻人

觉得“四不像”有点摇晃，便巧妙地加上了

几根横杆。年轻人拒绝收钱。他们友善

地表示，这样他们感觉也在陪伴“四不像”

的主人一起长途跋涉；在乌兹别克斯坦的

一个修车铺，父亲在几分钟内就把老式的

“尤利西斯”的轮子切开，再焊接、弯曲，

近两个小时内，父子俩不停地忙活，电弧

猛烈地照亮了工具间的黑暗角落。然

后，不同的部件在几分钟内被合并在了

一起；在中国，“尤利西斯”的右胎瘪了，

路过的摩托车手拿出了打气筒。但中国

的喷头与俄罗斯的阀门不配对，摩托车

手带上奥利维耶和“尤利西斯”一路飞

驰，直到找到一家修车铺……这些友善

的人们似乎在告诉我们，丝绸之路缘何

能成为遥远的商旅热线的理由——商品

流通的需求固然是催生丝绸之路的首要

条件，然而，如若没有沿路各国各民族人

民的善意，丝绸之路能否贯通都是问题，

何谈流芳百世？

打破魔咒、重建丝绸之路

抵达西安的12年后，已经75岁的

奥利维耶在伴侣贝尼蒂克特 ·弗拉泰的

建议和鼓励下——“为什么你不从里昂

走 到 伊 斯 坦 布 尔 从 而 画 一 个 圆

呢？”——取出束之高阁了12年的“尤

利西斯”，重新开步走，为了爱侣，也为

了给自己徒步丝绸之路画一个完美的

圆，两人携手完成了从里昂到伊斯坦布

尔3000公里的徒步。

为了画这个圆，奥利维耶必须穿越

让他心有余悸的巴尔干半岛。一如穿越

土耳其、伊朗、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

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中国境内的丝绸

之路那样，奥利维耶一步一步走过了巴

尔干半岛上的丝绸之路，由此我们才得

以通过他的所见、所闻、所录，深切感

受到了战乱给巴尔干半岛丝绸之路沿线

的平民百姓带来了怎样万劫不复的灾

祸：“普利特维采—列斯科瓦茨 （克罗

地亚的村庄）是一个迷失在森林中的小

村庄。我数了数，在我顺着走的小河两

边，完整的房子不过六七栋，数量与荒

废的房屋相等……吃过晚饭的我和索尼

亚聊起天来，打听村里那几十间废弃的

房子。这样的房子，两天里随处可见。

有的已经坍塌了一半……造成废墟坍塌

的不是武装对抗，而是恐惧……大规模

的逃亡将村庄清空，随之而来的是对空

房子的洗劫……”就奥利维耶所见，像

这种兄弟阋于墙、最终兵戎相见的人间

悲剧，何止发生在巴尔干半岛。可见，

丝绸之路的断裂，原因决不止于它已失

去了通商的价值。

地球在养育人类的同时，还帮助我们

创建了丰富多姿的文明。但是，战争与灾

祸已让多种文明从地球上销声匿迹。毁

灭，难道是人类文明的宿命吗？或许，打

破这一魔咒、重建丝绸之路的最佳时机，

已经到来。

2014年4月马尔克斯辞世。他的

妻子梅西迪丝承诺：“八月见。”六年后，

梅西迪丝在8月过世。十年后，《我们

八月见》终于面世。2024年3月6日，加

西亚 ·马尔克斯的遗作《我们八月见》全

球同步首发。这一天，是双鱼座作家马

尔克斯的97周岁冥诞。

马尔克斯自1999年起，健康水平每

况愈下：先是查出淋巴癌，接着，遭遇

了阿尔兹海默症——这对于一个有着卓

越记忆力和想象力的作家而言尤其残

酷。即便如此，他在2004年还是交出了

高水平的封笔之作《苦妓回忆录》，西班

牙语本首印130万册，一周内加印50万

册。读者以慷慨的购买力来回报他卓越

的战斗力。

封笔之作出版，并不意味着马尔克斯

真的就此止步不前。他的写作还在继续。

《我们八月见》是他顶风破浪、克服

万难最后一次创作结出的果实，那次创

作过程就像一场赛跑，比赛一方是艺术

家追求完美的天性，一方则是日渐衰退

的记忆力。作家本人作出过最终判决：

“这书不行。得把它毁了。”

对于全球粉丝而言，这部作品太珍

贵了，不能被隐藏起来。

对于马尔克斯的孩子们而言，《我们

八月见》自然不像父亲那些更优秀的作

品一样精雕细琢，甚至还有些不通顺和

矛盾之处，不过这并没有什么影响。于

是，“我们没有把书稿毁掉，而是将它放

到一边，希望时间能帮助我们决定最终

如何处理它”。

经过了十年的“冷处理”，马尔克斯

的孩子们对这本书作出了最终判决：

“我们认为这本书比记忆中的样子好得

多……于是我们决定违背他的意愿，优

先考虑读者的愉悦。”

于是，今年，马尔克斯的儿子硬是把

父亲的生日变成了“宠粉节”，《我们八月

见》的多语种版本全球同步首发。全球

读者还没有翻开书页，就足以被封面惊

艳到。但惊艳归惊艳，疑惑归疑惑：命运

让我们在三月与此书相遇，所以，为什么

是“八月见”？

当马尔克斯与杜拉斯
过招

“八月十六日星期五，她乘坐下午三

点的渡轮回到了岛上。她穿着牛仔裤、

苏格兰格子衬衫和一双低跟休闲鞋，没

穿袜子，打一把缎面阳伞，拎了个手提

包，唯一的行李是一只沙滩旅行箱。出

租车队停靠在码头边，她径直走向车队

里一辆被硝石锈蚀的老式车。司机仿佛

朋友般对她打了个招呼，带着她一路颠

簸，穿过贫穷的村子……”

她叫安娜 ·玛格达莱纳 ·巴赫，46岁，

结婚27年。表面上看，婚姻关系和谐，有

一个深爱她、同时她也深爱着的丈夫。她

来自于一个音乐世家，丈夫也是音乐家之

子。在看似天作之合的这段婚姻中，他们

理所当然地育有一儿一女，生活优渥。

写作此书时已迈入古稀之年的马尔克

斯，想必很喜欢这个年届中年的女主。他给

她起的名字，也是有来历的——巴洛克时期

神圣罗马帝国的知名作曲家约翰·塞巴斯蒂

安·巴赫的第二任妻子和《我们八月见》的女

主有着一模一样的名字。

她每年八月十六日搭渡轮来到加

勒比海的这个小岛，下榻在她熟悉的饭

店，再去祭拜母亲的坟墓。然后，她会

在酒店住一晚上，第二天离岛，回家，回

归熟悉的日常。

为何是八月？或许是因为哥伦比

亚的八月有着众多节庆元素，如麦德林

的鲜花节，圣玛尔塔的海洋节、波帕扬的

圣母升天日。八月，小岛上热浪和暴雨连

番夹击扑袭，这也恰恰反映了女主独自

前往墓园凭吊母亲的心境——逃离家庭

鸡零狗碎日常的隐秘喜悦，以及对未知

多元世界的焦灼渴望。

马尔克斯写这样的故事是驾轻就熟

了。而熟谙文艺电影的观众，则窥见了似

曾相识的配方：《广岛之恋》（1959）里对陌

生男子坦露心扉的法国女演员；《廊桥遗

梦》（1995）里迷上不速之客的美国主妇；

《迷失东京》（2003）里过气的好莱坞男星在

东京邂逅自带禁欲气质的女大学生……

杜拉斯早年的东方经历加持了她在

影视和文学中塑造的诸多女性形象。她

尤其擅长采用边缘视角去叙述最不可能

产生恋情的地域、族群之中发生的故

事。而马尔克斯同样也是营造熟龄男女

精神世界的好手。

年逾七旬的他，如何
能成为“她”

早在1961年马尔克斯前往墨西哥

从事记者工作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剧

本创作。但他后来在小说领域的造诣以

及所收获的巨大名气，让很多人忽视了

他在剧本领域付出的努力。时至今日，

很多读者仍未有机会读到马尔克斯自

1986年起在古巴哈瓦那国际影视学院指

导学生撰写影视脚本的作品集。备个

注，马尔克斯与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的

交情，是这个国际影视学院成立的重要

驱动力。卡斯特罗既是马尔克斯的粉

丝，也是其事业上的贵人。而马尔克斯

在深度浸淫影视产业以后，发自肺腑地

表示：“拍电影比我想象中要困难太多。”

在为学生开设的工坊课程中，马尔克

斯提供的写作技巧几乎面面俱到，他倾囊

相授的都是他在《我们八月见》里用得轻车

熟路的拿手好戏，包括：斟酌篇幅、观察细

节、道具设计（一把伞、一顶帽子等等）、人

物姓名的含义、数字与日期的隐喻，当然，

还有他最擅长的爱情主题，以及如何设计

千变万化的情节（跨时空、跨年龄、真实与

梦境的联系等等）来增强故事的戏剧性。

马尔克斯用小说这一体裁交出了自

己的电影观后感。他把他对某些剧情与

人设的满意或者不满意，转换成了自己

的想象力，用西班牙语打造了一个加勒

比版的《广岛之恋》。

知性与感性兼具的中年女主角，在

马尔克斯动笔之前，电影史里已有足够

供他“临摹”的范本。看得出来，在人

物视角的选择上，马尔克斯是经过一番

斟酌的。事实上，《我们八月见》里不乏

男性。若马尔克斯打算延续1955年他在

《枯枝败叶》（被认为是《百年孤独》的

序篇）里使用的人称游戏，即围绕同一

件事情，从不同的男性视角以第一人称

来重新叙述，相信小说完成度也会不

错。但他没有。他可能真的想搞明白，

是什么让她孤独得如此动人，所以，他

果断地放弃了那些“他”。

当年迈的马尔克斯执意要将自己打

扮成文艺女中年，开启一段危险的写作

之旅，他要成为“她”，首先得放下男

性的偏见，怀揣满格的同理心去体会女

性知识分子的孤独感。他刻意将“她”

与杜拉斯在《广岛之恋》里营造的苦情

女主形象拉开距离。他给她在小岛上安

排了三次露水情缘，徒劳的爱、危险的

爱、割舍之爱……他给了她三个异性当

试验品，让她不断地测试距离、身份、

时间、文化在她与这些人身上所造成的

痕迹与痛苦，看着她如何去与时间和心

魔对抗，然后，如实记录，仅此而已。

他同情她，但不评判她。这足以令他凭

此书又圈到很多女粉了。

当马尔克斯最后一次化身为“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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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间美术，自宋以后逐渐普

及到城乡和深山古刹，成为家庭、寺庙、

商号等建筑不可或缺的装饰。但是，千

年以降，聪明、智慧的民间画家，绝大多

数人都没留下名姓；他们的画艺代代相

传，画作服务最广大的人群，社会地位却

低下，远没有宫廷画、文人画为世所重，

世人只以“工匠”视之。

据我有限的视域，1942年延安文艺

座谈会后，鲁艺的艺术家深入陕北的乡

村，走进黄土高原的山梁沟壑，坐在老乡

的炕头，搜集整理民间艺术。他们详细

记下黄河河工、剪纸巧手、民歌手的名

字，使普通劳动者的名姓出现在艺术

史。其中，画家古元、力群、彦涵等研究

民间剪纸、皮影、砖雕石雕，在深厚的民

间艺术里寻找创作的灵感，把源于生活、

还原于生活、服务于人民，当成自己的创

作方向。这种创作方向的转变，影响了

从延安走出的美术家的画风。不过，这

一群重视民间美术的前辈，主要任务是

服务于现实生活，把美术当作批判的武

器和歌颂光明、鼓舞士气的载体，他们的

足迹限于陕甘宁、晋西北，在战时状态

下，没有安定的时间从更广大的区域发

现、搜集、整理民间美术。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王树村

（1923-2009）先生是北方年画创作、印

刷、流通重镇天津杨柳青人。他生长于

民间美术的浓厚氛围里，少年时拜师学

画，吸取传统美术的营养，早已走上了一

条当画家的康庄大道。新中国成立后，

他一直在美术部门工作，曾在《美术》杂

志编辑部当编辑，还到中央美术学院进

修。由于出身杨柳青，他的经历引起许

多美术家的兴趣。过去，民间美术在美

术史是没有一席之位的，因为他的执着

和弘扬杨柳青年画的价值，他的老师王

逊曾在其《中国美术史》专门谈到民间美

术在美术史的地位和价值。在这个领

域，“师不必贤于弟子”，王树村是很自负

和骄傲的。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前

期，全国许多报刊发表署名“王树村”谈

年画的文章，大有覆盖全国、一家独唱的

气势；哪怕是报刊编辑应景应季的约稿，

只要是让他谈年画，他就有求必应。他

的勤奋工作，对普及年画艺术、保存民间

美术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他是民间美

术领域的“关键少数”。

上世纪50年代，有几位美术家和美

术界的领导注意到王树村的传统年画收

藏和执著研究的精神。时任上海美术家

协会副主席的赖少其，曾写信帮助他，让

他保护珍贵的民间文化遗产。赖信说：

“我有一个建议，你所收藏的那些年画，

最好加以装裱，这样可免散失和易于保

存。我们决定从本会创作经费中拨出人

民币100元，寄给你作为装裱费，并且感

谢你在工作中给我们很大的帮助。”1954

年，货币正在改制，100元的含金量不

低。赖少其是在革命队伍中成长的画

家，他当然知道王树村所收藏年画的艺

术价值。在开国气象云蒸霞蔚的时期，

不仅仅有来自上海的资助，时任人民美

术出版社社长的萨空了、总编辑邵宇，还

预支给他800元稿费，让他先编一本《杨

柳青木版年画》。在1956年，800元人民

币不是小数，用王树村的话说：“那时的

800元比当前的八万元还多。”自己的爱

好得到同行实质性的鼓励和帮助，王树

村更坚定地守住民间美术的家园，心无

旁骛。这期间，他还把珍贵的年画给故

宫博物院捐了几幅，也给他出发的故乡

杨柳青博物馆捐了几幅。

王树村坦言：他在少年时学过画

画，内心的兴趣是画山水风景画，但他

少年时看过一些外国人编著的中国年画

书籍，心里不是滋味。从小受的教育，

是“爱国、爱惜时间”。他从少年时就

说要给自己的祖国“争一口气”，立志

研究、宣传中国的传统年画，发愿要有

中国人自己编的书出版。这个朴素、坚

定、真诚的爱国主义精神，也是他一生

从事民间美术研究的原动力。1987

年，他应邀访问苏联，当看到苏联的一

些博物馆收藏中国旧时代的“三寸金

莲”小鞋，而且用石膏翻制小脚模型，

很是气愤！当看到中国最早的年画《隋

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义勇武安王

位》被收藏在异国的博物馆时，他不顾

接待方面子，当面说是他们“盗运”

的。为了“争口气”，他还跑北京和全

国各地的旧货市场，专题收藏民间美术

作品。北京珠市口有家专做清朝服装上

绣花的厂店，进入新社会，这个行业没

市场了，要处理旧存，王树村跑到店里

选了500多种补服上的绣品，以一人之

力保存了民间绣工的作品。河北丰润

县，是北方民间画工集聚的地方。王树

村在这里下放时，认识一位民间老画

工，老画工知道他是杨柳青人，终于找

到“可与言”的对手，给他讲了不少画

诀，并将祖传的寺庙雕塑塑样赠送给

他。他及时记录，后收入他编著的《中

国民间画诀》，用文字保存了一份非物

质文化遗产。这些民间老画工，过去是

给寺庙塑神像、绘壁画的，技艺口口相

传，不立文字，王树村用文字、书籍的

形态把传统艺术保留，完全出于他对民

间美术的痴迷和一个美术史家的责任

心。我还想说，王树村的民间美术研究

领域，实际上在他生前已拓展到全国，

并不局限于北方和杨柳青。他以广大的

眼光，从民间美术特别是各地年画中发

现中国人的审美特点、节庆风俗、祭祀

礼仪，他研究民间画工的工艺，为美术

史、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提供了

形象的资料。即以他编著的 《关公百

图》而言，这不仅是关公形象演变的画

史，也是关公在华人世界受到尊崇和祭

祀的文化史。他在编选时注意筛选全国

不同地方关公庙的壁画，连我的家乡洪

洞一个村庄关公庙里画的《虎牢关》也

收入。这幅群雄战吕布的壁画，是明代

民间画工的杰作，后来庙毁，是延安鲁

艺画家苏光根据幼时记忆摹绘，因为苏

光上小学时就在关公庙，日日面对，烂

熟于心。这幅壁画的关公，红脸宝刀，

基本上是舞台上关公定型的形象。

读刚刚出版的《王树村自述：我为何

研究民间美术》，从不多的文字里，我看

到了他80多年的足迹。据整理者姜彦

文、方博在后记里说，这册自述是王树

村在病床上断断续续写成的，由于衰老

和疾病，从手稿可以看出，有好多篇的

字迹是在握笔的手颤抖时勉力写成的。

自述，是一位终身研究民间美术和年画

的专家学者为自己画的最后一幅画，是

对历史的交代，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勤勤

恳恳为不大为人注意的事业献身的写

照。这本不厚的书有个特色：除了王树

村自撰的回忆文字，还配有珍贵的历史

照片、传统年画。王树村历年发表的报

刊文字目录、著作索引、年表，使得这

册文字不多、装帧雅致的新书具备文献

价值。读这本书我方知道，天津有“王

树村民间美术研究中心”的机构。凡是

某个领域的研究中心，必定具备辐射功

能。我相信，设在天津的王树村民间美

术研究中心，必将成为研究中国民间美

术的高地。后来的研究者可从王树村留

下的70多部专著和丰富的藏品再出

发，继续民间美术研究。在长跑中有家

乡的学者接棒，王先生可以安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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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步丝绸之路Ⅰ：穿越安纳托利亚》《徒步丝绸之路Ⅱ：奔赴撒马尔罕》
《徒步丝绸之路Ⅲ：大草原上的风》《徒步丝绸之路Ⅳ：有始有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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